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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摆摊”成为热词，人
们将它刷上各种颜色，不乏黑
色幽默。大抵是有点钱、有点
文化又有点闲的人，热衷于玩
味疫情后时代的“社会效应”，
真正要摆摊的人多为生计考
虑，选择在哪摆摊，卖什么东西
赚钱就够让人发愁的了。

我是摆过摊的，曾经摆过
两次，每次摆摊的时间都很短，
但对我的成长却很有影响，至
少让我知道摆摊之不易，摆摊
之有学问。17岁那年夏天，我
和本街的大毛、细平每天结伴
到镇外的冶塘湖捕鱼捞虾，半
下午的时候出发，晚上九十点
的时候回家，有时甚至熬夜，直
到第二天上午。我们必须干这
活，不仅可以解决家庭的菜篮子
问题，还可以将多余的鱼虾卖
掉。天天有鱼贩子到湖滩收购
鱼虾，然后乘班车运到安庆批发
给小菜贩，赚取中间的差价。大
毛比我和细平大两岁，懂的事
多，他似乎对差价很了解，羡慕
贩子们“轻轻巧巧”赚钱多。有
一天傍晚，彩霞铺满湖面，他突
然兴奋地对我和细平说：“我们
扳罾捞虾，熬一夜不如虾贩子几
个小时赚钱多。明天，我们的
虾，不卖给贩子，自己拿到安庆
去卖。”我和细平听了都很激动，
立即同意这样干。接着，大毛
说：“今夜我们将虾放到一起，明
天到安庆卖，赚的钱大家平均
分。”我不知道大毛和细平捞了
多少虾，我扫了一眼自己的木
桶，已有大半桶虾，迟疑之时，细
平问我愿不愿意。我说愿意，细
平于是也说愿意。

第二天早上，我们赶紧收
罾，将所有的虾倒进大毛的两
只筐子里，然后回到镇上，各自
将罾送回家，拿来杆秤、盘秤，
坐上每天上午只有一趟进城的
客车，辗转一个多小时来到康熙
河市场。我们找个地方摆上了
摊。因决堤后河水与湖水形成
洄流，鱼肥虾壮，我们的虾个头
大，新鲜好看，摊子一摆，很快就
围过来一群人。由于我们是第
一次摆摊，没有经验，手忙脚乱，
顾此失彼。我们只是随便地了
解了一下当日鲜虾的价格，就开
始叫卖。我称秤的动作不够利
索，有人催促快点，有人问有多
重，有人问多少钱，我面对身边
围满的脑袋，一只只滴溜溜的眼
珠，感觉天旋地转。细平称秤的
动作不比我熟练，他被一群大呼
小叫的人紧紧围住，也是慌乱应
对。大毛负责收钱和监管摊子
上的虾不被人拿走。我们的虾，
不足一个小时就卖光了，当我们
将钱清点完之后，兴奋变成了沮
丧，因为不仅没有赚到差价，还
比在湖滩直接卖给虾贩子的钱
少。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我和
细平称秤不准吗？还是有人拿
了虾没有付钱？我们闷闷不乐
地往回走，非常困乏地走了四十
公里，到家时已是天黑。我们不

会选择在城里住一夜，坐第二天
的班车。放弃住宿和乘车，省下
的钱，可以弥补摆摊的损失。

后来，我们又老老实实地
扳罾捞虾，没有动念去摆摊赚
差价了。直到五年后，才有了
第二次摆摊的经历。这回卖的
是鱼。1986年夏天，数场大雨
之后，小镇周边发生内涝，湖里、
河里、塘里、堰里的鱼在混乱中纷
纷蹿到稻田里、镇内外低洼处，一
时间鱼的价格变得非常低廉。我
和兴来失业在家，正为没钱花犯愁
且有“少年维特之烦恼”，常一起琢
磨如何做生意，可无不是纸上谈
兵，实际上仍然每天闲荡度日，面
对如此便宜的鱼，似乎得到财神的
暗示，果断决定收购一些鱼，拿到
城里零售，赚取差价。我们将各人
领回的当月失业生活补助费35元
放到一起，做本钱，收购了几十斤
活蹦乱跳的鲫鱼，装满两只篓子挂
到自行车后座两旁。只有一辆车，
只能轮流骑，冒雨奔往安庆。

这次摆摊，选择的仍是康
熙河露天菜市场，因为此街长，
并没有固定摊位，谁都可以去
摆摊，好位置先来先得。我们
赶到的时候，或许是天气原
因，发现摊位稀稀疏疏，而鱼
摊却很多。我一问价格，比小
镇的鱼只高了几分钱。我和
兴来一下子黯然神伤。可是，
比这更伤心的是，几个小时过
去，只卖了几条鱼。我对一
位走近摊位低头看鱼的妇女
说：“鱼这么便宜，比辣椒还
便宜。”妇女说：“这几天鱼都
便宜，下午还要更便宜。”我
和兴来面面相觑，我见他脸
色凝重。我饥肠辘辘地捱过
中午，然后跟他商量，如果把
这些鱼拿回去就太丢人了，
只有降价卖了。我们重新吆
喝的价格，果然见效，引来了
一个又一个顾客，不一会儿
就将鱼卖光了。我和兴来买
了 两 块 烧 饼 ，吃 罢 ，骑 车 回
家。来的时候，带着对成功
的期待，且计划赚了钱如何消
费，弄得热血沸腾，浑身是劲，
尽管两人骑一辆车，并带着
鱼，也不感觉累。回程，我们
一路叫苦，一路后悔，为什么
没想到小镇离安庆不远，小镇
内涝鱼多易捕，城周边也会内
涝，同样鱼多易捕呢？显然，
我们没有生意头脑。做生意
可不是以为两地鱼价不同就
可以赚差价这么简单，还得考
虑特殊情况，如天气的影响。

回家的路上，雨下得很大，
在集贤关遇到暴雨，路上积水阻
碍着车轮无法前行，只得找个屋
檐避雨，一避就是数小时。当我
们回到小镇时，雨停了。我听见
穿街走巷卖鱼人的叫卖声，内心
不是滋味。母亲问我赚了多少
钱，我如实告诉她，我和兴来都
赔了。母亲没有骂我，也没鼓励
我不要怕失败。她只是说，这一
天的来回奔波，太累了吧。

摆 摊 琐 忆
何诚斌

凤凰花染红了初夏的鹏城。一个周
末，我赴文芳的约，欣欣然来到了近思书院。

我和文芳相识很偶然，因为文学，惺
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这是个美貌
与才情集于一身的女子，写得一手好诗
文，面庞娇好，柔美而端庄。

和以往不同，“服饰随意性”的格调
一定，每个姐妹对如何着装颇费了番心
思。出门总要有种仪式感，随性并不随
意，于是便穿出了风情万种。见面的刹
那，眼光落在彼此的衣着上。瞧，中式旗
袍玲珑的曲线，传递着无与伦比的古典，
显得矜持端庄；随性的小黑裙隽永而经
典，有着职场女性的干练；貌似随性的晚
礼服却婉约着雍容；素白碎花欧根纱裙
装，衬托出曼妙文静，如风飘过……我想，
女人的雅味大约便是这样的了。妆是淡
妆，话很恰当，笑能可掬，爱却执着，无论
什么场合，她都能好好地“烹饪”自己。

书院幽静，将深白路上喧哗的热闹
隔在白墙黛瓦之外，却将馥郁的书卷气
息，收藏在院落里。它有茶室以及各种
风格的书房。四围书屋，在这里可听书，
可烹茶，“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
耳，无案牍之劳形”，置身其里，恍若隔
世，令人生爱。

它的美不只在环境，还在于有一群人，
一群在这里诗情缱绻而有趣的女人。

爱美的女人，拍照自然是少不了的
主题。自拍，互拍。美女摄影师会捕捉
每一个美丽的瞬间：“文学青年”会心一
笑；俏丽的发辫和别在发际的紫薇，影影
绰绰一颗少女心；绿叶衬清丽的脸；回眸
一笑百媚生……

“这株树虽然长满刺，但轻轻地抚一
下，它能感受到你的友善，所以并不会刺
痛你。假如遇到一个浑身长满刺的人，
你友善对待，定能善感动人”，仙人掌树
下也能拍出如许人生哲思。

宽敞的露台上，欧式梳妆台，茶几，
长长的西餐桌，洁白的餐巾，艺术插花，
果品，茶具……

“恒谦小院”的品茗就此开始。古人
饮茶注重“六境”：择茶、选水、佳人、配
具、雅室、品茗的修养。典雅的书香场
景、芳香四溢的茶水、美轮美奂的茶具，
雍容清俊的面庞，浅浅的笑，淡淡的妆，
优雅的坐姿，举手投足不尽妩媚。这不
正是古典茶道的“六境”么？

与奢侈无关，茶叶、玫瑰花茶、黑枸

杞、伦晚橙、樱桃、茶点分别来自不同
的家，这种自助品茗分享的感觉让人
有些小清新，也让人感受到了一份别
样的激动。

掏茶入壶，茶艺师轻点玉指，凤凰点
头，我不知道那种优雅是与生俱来，还是
因为懂茶变得更为优雅。晶莹剔透的玻
璃壶里，风干而未退色的红玫瑰、黑枸
杞、黄菊一下子被开水击中，缓缓醒来，
像原来开在枝间的样子。花茶也是有灵
魂的，在玉色盖碗里荡漾。第一道见蓝
色，这是黑杞枸，花青素淡雅的蓝，第二
道紫色，那是玫瑰花夭夭的颜色。沏出
如此灵动的茶，芬芳四溢的茶，小心地呷
一口，绵绵的花香，瞬间，我醉了。

品尝凤爪以及“糖不摔”。当我知道
这是出自文芳闺蜜的巧手，我惊呆了。
想必她糅以无限的耐心与细致，令其色
香味俱佳，它们丝毫不逊色于我尝过的
名小吃。真个是入得厨房上得厅堂，这
才是现代女性，独立而又不失温柔贤淑
的模样吧。

她们是茶艺师，社会工作师，健康管
理师，心理医生……当然，还有我这个写
在路上的人。职场，巾帼不让须眉，担着
一份社会职位，且将她们的工作做得风生
水起，而在家里是母亲是女人。她们哪一
个角色都不敢轻慢，仔细呵护。但此刻，
她们可以什么都不去想，只做回自己。收
拾放松，修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吧。

一片片紫薇花瓣正从树枝上飘下，
每一片都蕴含着无限的重量和激情。一
阵暗香袭来，墙角探出亭亭的白玉兰，一
树繁花。仿佛一个灵魂有香气的女子，
自带光芒，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

远处，凤凰灼灼。整个五月的美丽，
只是因为凤凰而存在。这些女子，有点
像凤凰树上一朵朵绽放的花蕾，在彼此
的对视中，交谈里寻找快乐，时间慢悠，
却无忧无虑。

空中花园，看那楼台亭榭，阳光书屋
蒲团书案……书院景象一览无遗。此情
此景，令人静思遐想。古色古香的书院与
文化城典雅的气息氤氲。

来吧！
吟唱《论语》，子夏曰：“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读读《周易》，周易智慧与现代管理

碰撞出怎样睿智的火花。
琴房焚香抚琴，奏一曲高山流水……

煮一壶香茶，剪一段时光
胡笑兰

莲花屋 梅方明 摄


